


罗征启（1934-2022年）

1934年出生于北京（祖籍广东番禺），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

学，留校从事教学工作，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共青团总支书记、团

委书记、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，1961年调到清华大学党委宣

传部工作，196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，1979～1982年

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宣传部长（期间1981年进中央党校学习一

年）。1983年9月创办深圳大学，担任第一副校长、党委书记，1985

年担任深圳大学校长。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

分院（后更名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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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”是怎么回事 ?     ﻿

有什么隔阂。他们都随衍平称呼我为“罗老师”。

在一个小工厂当技工的姓陈的同学提出，想学打桥牌。华南工学院的

陈姓同学说他会，但只是初学，凑合打可以，但不会教，不会计分。我说

我可以，于是花了两天时间把叫牌和计分的规则写下来。他们很聪明灵巧，

很快就学会了。从此，每天晚饭和功夫茶之后，就开始打桥牌。我和当技

工的陈同学合作打对家，衍平和华南工学院的陈同学合作打对家。从开始

不熟练到熟练，渐入佳境。我们在汕头三个多月的大部分晚上，我们都消

磨在桥牌上。

汕头属于亚热带气候。天晴时非常热，下午五点天气就开始凉下来。

晚上有海风，很凉爽。于是市民都喜欢晚上出来在海边“架”( 吃 ) 功夫

茶。晚上绝对看不见“狗咬狗”的争吵，只能听见一片“架、架、架”

声 ( 一般主人给客人斟茶后都说“请”用茶，客人回敬也说“请”; 潮汕

人则说“架”)。

汕头青年很喜欢音乐，尤其钟爱印尼音乐，满街都能听到印尼歌曲的

声音。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叫“穿套衣的少女”。他们最常用来弹奏印

尼歌曲的乐器是“曼陀林”，一种热带、亚热带常用的乐器。四对琴弦音

程和小提琴一样，左手指法也和小提琴一样，只是小提琴用右手拉弓，曼

陀林用右手拨片。会小提琴的人，弹奏曼陀林没有问题，不用学。常用来

伴奏的乐器是六弦琴吉他，还有一种辅助吉他伴奏的是“尤克里利”，四

条弦的音程配置也和小提琴一样，因此左手指法也一样，右手是拨弦弹奏

合声，或伴奏另一声部 ; 低声部一般用吉他伴奏就可以，如果想音色再美

一些，还可以加一个大提琴的拨弦。

有一天在街上，我们看见一个“流动小乐队”。一部自行车，骑车的

人唱出“穿套衣的少女”的主弦律第一声部，吉他手坐在自行车的车把上

弹着伴奏，跟着是“曼陀林”手坐在自行车大梁上，弹奏着带伴奏的主弦

律第二声部。面向后骑坐在后座的大提琴手用拨弦演奏伴奏的低声部。

这个流动的演出，刺激了我们每个人的音乐细胞，“我们可以比他们

更精彩 !”不知谁说了一句。

原来，除衍平没学过什么乐器外，其他五位同学中，有一位会拉大提

琴，加我有三位小提琴手，还有一位会“曼陀林”，只是没有吉他手。而

我玩过吉他。弹伴奏不成问题。于是衍平出去跑了一个下午，居然借齐了

各种乐器。并且，他发奋努力，很快学习了“曼陀林”的弹奏，弹个歌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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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”是怎么回事 ?     ﻿

大概可以“充数”了。此后，每天晚饭后，喝过功夫茶，在等齐桥牌的牌

友前又多了一个娱乐的节目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合奏，衍平从外面回来，高兴地说:“好听极了，

街上好多人停步听我们的演奏，都在打听是从哪里来的乐队，有人说是清

华大学的。”

“清华大学有个小乐队到汕头了 !”这一信息在一两天之内，就传遍

这个海滨城市。但我感觉这并非好事，果然……

一天下午，大家接到派出所通知，要求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

市回到汕头的大学生以及外来人员都限期要报户口、登记。我考虑和衍

平商量，并拿出工作证给他看。我说看样子不报户口是不行的，但用什

么名义报?如果报“罗征启”，清华团派那边打个电话过来，就不好办了。

我想用我们建筑系师生拿手的改图办法，用剃须刀片轻轻削下一层，把

工作证上的名字改一下。怎样削改呢?这里衍平的几个同学都称呼我“罗

老师”，所以“姓”不改了。然后第二个字是简体字“征”字，整个削掉。

第三个字工作证上是繁体字“啟”字，我看工作证上的“启”和“文”

分得比较开，可以将“启”字削掉，留下“文”字，那就成了“罗文”

两个字。我觉得还满意，衍平说“没意见”。我看他是不在意。我想吃

完饭再动手改。

接下去吃晚饭，喝功夫茶，玩了会乐器。打桥牌的人还没到齐，我还

没有动手改身份证。忽然，人声嘈杂，进来几个民警，说是查户口。但民

警说只查外地来的，本地的不查。结果只是我、衍平和华南工学院的那位

同学三人属外地的户口，那位清华同学刚好还未到。

民警说 :“你们三位带齐证件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。”

我心中暗自紧张，心想这下糟了 ! 到那里怎样填报身份资料呢 ?

到了派出所，民警让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等着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，

也不理我们。过了深夜十二点，民警来了，发给每人两张表格要求马上

填写。

我因为工作证上的照片改不了，犹豫再三，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填

了“罗征啟”，工作填“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”，籍贯填“北京……”。

我对衍平说 :“没办法，只好如此。”

过了十几分钟，民警来了，非常严肃地说 :“请你们来，是因为你们

从北京、广州等地来，那些城市、大学都在闹派性，骂来骂去。我们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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